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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y Day




这是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的事。

那是在初三的九月，正从上旬往中旬过渡的时候。

暑假结束之后的体育课，虽然有一些可以使用室外游泳池游泳的时间，但这在今天也已经是最后一次了，与其说是因为老师们的体谅，不如说差不多已成习惯——因为如此，我们得到了不少可以自在游泳的时间。

总而言之，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在飘散着消毒水味道的游泳池里戏水，老师也可以乐得自在，可以说是一石二鸟的事情吧。

残暑依旧像往年一样的难耐。托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的太阳将如火一般的热与光投注大地之福，用这些被晒得温温的水使人凉快下来根本就是没指望的事。不时来回游动的我，很快便从因塞进了两班的男女而显得拥挤不堪的二十五米游泳池上来。在泳池一端的围墙处，也有着垂着身子将身体晒干的人。

怕被潜水的人的脚狠狠踢到也是原因之一，不过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切实的理由。

被弄湿的身体表面的水分顷刻间化为蒸汽。

从背后的林间传来的寒蝉鸣声再过不久也就听不到了吧，虽说酷暑仍在持续，但自然的脚步终归还是不可逆转的。

夏天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的话我希望一年的一半都是夏天，先不论体感温度的高低，阻止日历的前进或是钟表的针还算是对一介初中男生来说稍有余裕的事。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现下感觉还不错的愉快初中生活再过半年就不得不结束，这说不定让我有了一种初中毕业年级的学生所特有的寂寞感。虽然也有从没亲眼见过而且完全不了解高中这一类理由，但是最令人提心吊胆的还是考试本身。

嘛，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悲观的事。不愧是养育我至今的母亲，看穿了我对学习的怠惰，早在初春就把我塞进了补习班。那里至少帮我计算好了考入县立或是市立那种程度所需的学力，即使勉勉强强，我也学到了不少应对考试的知识。在任课教师那里，我得到了“志愿暂且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评语。当然，也听到了“如果就这么放松的话可就前途难卜了哦”这样的忠告。

“呼……”

现在考虑半年后的事情的话，无论怎样我都会叹气出来。虽然也想过和初中意气相投的朋友去同样的地方，但最后估计我们还是要各奔东西的吧。只要想到高中入学第一发的班级自我介绍之类的事情，我的心情就很容易变得郁闷。高中的同学究竟会是一群怎样的家伙呢？希望不要和奇怪的家伙同班——就从现在开始祈祷吧。

就这样，在我看着在泳池中戏水的半裸男女的时候，随着哗哗的水声，一个学生从游泳池中爬出，踩着啪嗒啪嗒作响的脚步向我走来。

深蓝色学校泳装包覆着的纤细肢体，是与我同班又在同一小组的朋友。

“呀，阿虚。”

这么说着，全身都在滴着水的佐佐木仍然微笑着，快速地坐到了我的旁边。

“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呢，睡眠不足吗？”

佐佐木抱着膝盖摆出体育坐的姿势，看着我的脸。

“啊啊，如你所说。”

其实，从早上开始我就昏昏欲睡的，从睁眼的一刻起就是这样，直到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消除。虽然我一次比一次强烈的认为睡一下会比较好，但是理科和英语老师都是被评价为拥有鹰眼的家伙，所以我根本找不到那样的功夫。

佐佐木从喉咙的深处发出了鸽子一般的“咕咕咕”的笑声。

“反正就是因为开始听深夜广播而睡不着，一直熬到起床，对吧？”

你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无法想象你在彻夜努力学习的样子。”

这个我做不到呢，确实是这样。

“因为今天补习班上有小测验，你大概就是为了那个在预习，中间为了放松心情听起了广播，在那结束之后，你马上放弃了考试复习爬到床上，然后结局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是这么猜的。”

所以说你为什么会知道？你该不会在我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什么的吧？

“我可是完全没有进过你的房间呢，一直都是只到玄关哦。”

不是开玩笑，有了佐佐木这种观察力和想象力，像我这样的没什么特别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就像只隔着一张薄纸吧，肯定是这样。

“我说啊，阿虚。你还是再稍微意识到我们处在考生最重要的时期比较好，初中生活你应该已经充分的体验过了吧？”

果然是这样吗……虽然后来想想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像笨蛋一样疯玩，直到初二的那段单纯的时光的确让人非常快乐，这也是事实。和笨蛋朋友们不停地干着蠢事、开怀大笑之类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了。幸运的是，那种回忆我倒是有很多。

源自游泳池的水滴从佐佐木的刘海中滴下。

“你就放心吧，阿虚。去到高中，前两年也会是差不多的样子啦。这种“延期偿还（注：延期偿还指借款人中止或拖延贷款的本金偿还，有时候亦涵盖拖延偿付贷款的到期利息。这里指适应学校辛苦生活的时间）”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进了大学之后更是这样。这种程度的拖延，可以说是学生的特权呢。我们作为中学生的现在，也就像是开场戏一样吧。”

带着嘲讽的微笑的佐佐木说出的，到哪里为止是本音我无法判断。那些话是单纯的一般论吗，还是针对我个人的情况说的呢？

我唯一明白的，就是佐佐木本身并不在她自己所说的一般的范畴之内。

我和这家伙是在初三才认识的，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也能感觉到佐佐木的精神年龄已经到达了一个我们所不能企及的境界。和同龄的女孩子相比，佐佐木的性格已经算是相当成熟了吧。

“大学什么的事情，现在还完全无法想象啊。”

我把真实的想法说出，佐佐木露出了安慰式的笑容：

“对我来说，你的劳动意欲旺盛的样子才更难想象。我认为是你的话，只要做得到，就肯定想要去延长延期偿还的时间吧。学习的时候偶尔偷点懒还算可以原谅，不过能够用学生证作为身份证明的时间可是越长越好，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我推测你的母亲也和我有一样的意见啦。”

这么说来，我家老妈虽然只是偶尔见过佐佐木几面，却好像很关注她的样子。不知为何，老妈想让我和佐佐木上同一所大学的想法，常常不言自明，不要擅自替我决定啊，那种事情！

我和佐佐木从脑部构造起就是不同的。反正那家伙能以极高的偏差值轻松过关，而我这边，却是狼狈到连今天的小测验都心里没谱。所以说我可没有现在就担心起大学的事的精神。明明奥运会也要四年一次，学生却三年就要考一次试，是不是制度上出了什么问题？

总而言之，与其为几年之后的自己浪费脑筋，我觉得让现在的自己活得快乐才是更有建设意义的想法。

“啊呀呀……”

佐佐木耸了耸肩。

“那么，这就是你想说的吗，阿虚？你说的其实没错啦。但是对未来的种种感到烦恼并非无为之举，比起因为什么都不想而使思维停止，稍微预想一下还比较好，不过的确没有必要对完全无法预知的未来感到烦恼啦。甚至连平时，在现在我们所存在着的时间点内，我们是都只能不断烦恼，无法挽救的悲哀的孩子。”

一直以来都超然于世的佐佐木现在进行时的烦恼是什么呢？正想这么问问看，在我开口之前就出现了防碍者。

“呀，佐佐木同学。”

说话的是隔壁班的国木田。因为共同上课的次数很多，所以我们也经常见到。要说的话，这家伙是个不同于一般的初三同学，散发着难以捉摸的气氛的男生。

国木田走到我们前面数步，停了下来：

“我可以坐在旁边吗？”

“请自便。”

在等到佐佐木微笑着作出的回答后，国木田坐在了佐佐木的侧面。

国木田把视线平均地洒在我和佐佐木之间：

“总觉得，在第二学期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呢。相互的距离是不是比暑假时更近了一些啊？”

问了个不知所谓的问题啊，这混蛋！

“没什么特别的。”

我一面瞪着国木田一面回答到：

“只不过是在同一间补习班参加夏季补习又在同一间教室这种程度的事罢了。不过……该说的确吗？比起这所学校的其他学生，我和佐佐木的确是多了一点说话的机会啦……”

对着不知为何咬着牙没好气回答的我——

“哼”了一声的国木田说：“不过这样，就和‘同所学校又同班’没什么区别了吧。不过阿虚你能像与佐佐木同学那样，和全班同学都相处和睦吗？”

那是不可能的吧。就算能交到几个朋友，也不可能和每一个都这么谈得来吧，又不是在幼儿园的游戏室里胡乱打闹。

国木田像是要追问得更紧：

“你们在那间补习班相遇是初三的春天吧？不过在这之前就已经是同班同学的你们，要说距离接近的契机的话，在我看来前后变化不会有那么大吧？”

“你这么说也没错啦……”

佐佐木和男性说话时一般使用男性用语。偶尔她会正确地说出我的名字，不过这根本就是稍微看一下班级名册就能办到的事。据此就说我和佐佐木总是能增加的对话的契机，不得不说是，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言。

为什么在班里，我和佐佐木能抛开男女之别，像现在这样聊天呢？望着试图从种种回忆中找到答案，沉默不语的我，国木田显得有点惊讶，不过：

“看来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呢，是不是这件事还是不要问得太深比较好啊？”

不知为何，国木田对佐佐木说到。

敏锐地发现我的眉头皱起，佐佐木从喉咙发出了“咕咕咕”的低笑：

“我也想过你说的问题呢，国木田同学。提出这种自己事先就准备好答案的问题可不太公平哟。要是我和阿虚在这里敷衍过去的话，你也不会信服的吧？所以，我们并没有能够回应你的猜测的模范解答。在出题者提出的问题中就存在错误的时候，唯一的正确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我思考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这真是帮了不知如何回答的我一个大忙。

不过我却觉得国木田的微笑显得有点高兴。

“这就可以算是模范解答了吧。说真的，以阿虚为对手实在没什么紧张感。本来想套他的话，结果也什么都没套出来。啊，为了防止误会我先说一句，这是夸奖哟，阿虚。”

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是在嘲笑我，但这也是佐佐木和国木田两方的意见。

“那么，”佐佐木开口道：“难道你是为了问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才特意来到我这的？前言之类的，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

“是呢，佐佐木同学。我带了之前向你借的CD过来，今天就还给你。”

CD？音乐吗？

“嗯。”国木田坦率地点了点头：“我当上了放送委员。说起来就是午餐的时间在校内放些音乐什么的，从一开始我就想稍微优先一下自己的兴趣。其他委员放的歌都不怎么合我的口味。大概都是走在路上时，路边商店放的‘Heavy Rotation（注：组合AKB48第17张单曲的同名歌曲）’之类的畅销歌曲那样的曲子。所以说，难得有了这个权利，我也想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启蒙、宣传出去，也算是公中有私吧。”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歌？

“外国音乐吧，差不多算是狂热者呢。”

原来如此，这么说，广播里偶尔播放的那些我完全没有听过，也不知歌词在说什么的外国歌曲，就是你的爱好啊？

“也算是我的爱好啦。”

佐佐木插话道。

“比起日本音乐，更喜欢外国音乐的人，在初中生里应该算少数派吧。我和国木田同学是同好这件事还是偶然之间发现的。后来我就借了些CD给他。说不定也萌生了为数不多的伙伴之间萌生的连带感吧。无论如何，与拥有相同趣味的少数派同好聊一些深度话题，都会使连带感倍增呢。不过仔细想想的话，也有点令人感到寂寞。”

佐佐木将靠在膝盖上的手肘支撑的脸转向我：

“需要的话也可以借给你哟。”

还是算了。反正日语之外的歌我也听不懂，听了也没什么用。

“话不能这么说，阿虚。”

佐佐木继续说道。

“我在听外语歌的时候，也不能完整地说出歌词啦。我喜欢外国音乐，是因为可以把歌手的歌也当作一种乐器。鼓点，贝司、吉他的旋律还有歌手的声音都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我只是把人声当作由前述一切所合成的曲子的构成元素之一来感受，所以歌词是什么语言都无所谓。比如说在听日文歌的时候，我就有把歌手的声音当成一种乐器来看待的习惯。想来，歌词有着什么含义、具体写了什么，都是些无所谓的事。因为把歌声和各种乐器汇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一曲，所以我不会去听歌词。人声是一种乐器，与吉他或钢琴没有什么不同，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是个会让作词家郁闷死的意见。

“音乐无国界，那种说法也有这个意思呢。信息什么的无法传达也罢，只要能够让听众听得心情愉悦就好，总之好的曲子是世界共通的，其他的都不需要。与小说或是电影等等人为创造故事、十分重视文法的作品不同，声音之中的善恶，不是万国共通的语言吗？”

虽然我还是不太明白，但从佐佐木和国木田一起开始劝说那一刻起，我就一点胜算也没有了。而且，午餐时间像是国木田所选择的外国音乐放送，的确比喧哗纷乱的日语歌更容易从耳中流进流出，托它的福，午餐时间也能乐得清静。

在游泳池当中，还有不少男女学生继续享受着最后一节游泳课。真是纯真的一幕啊。

当然，我可是一个彻底的健康优良的青少年男性，视线会随着女生穿着泳装的身姿而动，也只是动物的本能使然。值得一提的是同班、同一小组且是组长，有着远超初中生水平的优美身材的冈本，正在注视她的男生可不是只有我一个。想必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看到的机会了。在同年级男生中人气No.1的女生身穿学校泳装、只有当下能铭记于心的珍惜影像，再过不久就见不到了吧。

托毒辣的太阳的福，学校专用的朴素泳装已经干得差不多。换衣服时候也能轻松不少吧。

我、佐佐木和国木田，在心不在焉的望着愉快游泳的同学的同时，等来了下课铃。

当天的午餐时间。

当然，我们早就换下了泳装，穿上了平时的制服。

男生的制服是夏天常见的半袖衬衫和长裤，女生的则是白色的半袖衬衫和带着吊带的短裙这种简单的服装。男生那边暂且不提，我常能听到女生对女子制服的抱怨之声。

像是“俗气！像幼稚得要死的小鬼一样！即便仔细思考它是不是还有什么优点，但果然俗气就是俗气！”这种评语之类的。

“那也没办法吧。”

佐佐木淡淡地说。

“因为，我们确实就是小孩子吧？根本找不到可以否定我们是幼稚的小鬼的，社会性的依据。”

她以淡淡的口吻继续说到：

“我们都是需要他人供养的身份，这不是小孩子又是什么？”

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每个人都会有不想被当作小孩子的年纪吧。

“呐，阿虚。”

佐佐木撕下一块葡萄干面包放到嘴里。

“刚才在游泳池的时候，那些发出娇气的声音戏水的学生，你怎么想？”

啊，嘛……净是些小鬼……之类的吧。

“说得没错。”

一边嚼着面包，佐佐木一边说道：

“我们现在还是Boys and Girls，也就是小孩子。脱离了社会的庇护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虽然看起来像是没有自由，不过呢，其实处于这个立场是非常快乐的事哟。可以说现在的我们有着特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特权我们也会失去。所以说，我不会对自己是小孩子这件事抱有劣等感。当然了，我并不认为就这么患上彼得潘综合症（注：心理学名词，用来叙述一个在社会未成熟的成人）也无所谓。”

咽下面包，佐佐木接着说：

“我的确认为，延期偿还的时间还是短一点比较好。”

结果，佐佐木又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明白的解释。

午餐时间结束之后，直到下午上课为止都是午休时间。

因为在同一个小组，所以座位相邻的我和佐佐木，与其说是在聊天，不如说是我在听着佐佐木说那些闻所未闻的什么观念性的话题，就在这时——

“两位。”

第三者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转过身去——

“哇！”

我会发出未经大脑的大叫，是因为在那里的女孩子把脸贴得非常近。

冈本。在刚才游泳课时吸引了不少男生充满情欲的视线的女生。顺便一提，当时我也在看着她那边。

我们的组长冈本正拿着一些不知何用的表单站在那里。

“这个，进路志愿表。我从老师那里拿来的，请稍微写一下。”

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些的脸是没有什么问题啦，不过这位冈本有着某种缺点。

或许这家伙的个人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吧，总之她和人接触的时候总是一下就把身体拉得很近。微卷的头发几乎快要贴上我的脸颊，眼睛更是近到连戴眼镜的空间都没有，在和她对话的时候，鼻尖总是差一点点就会碰到，她的身材也是远超初中生，在正面以这种连汗毛都可以看清的距离对话，让我不得不移开视线。

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位与我说话的美人，似乎对自己的脸到底有多受男生欢迎，完全没有自知。

连清楚这些的我都会小鹿乱撞，那些不清楚状况的家伙，在冈本的天然接近攻势下怕是只需一击就被俘获了吧。就那样被这家伙的色香吸引住的家伙，光就我知道的都没法用双手数清。尽管如此，她在女生之中也很受欢迎，身体更是有些娇弱，简直是天生的男性杀手。

“组里还没交的，就剩你们两个了。”

冈本带着有些湿润的目光，在我面前十厘米处说道：

“要是迟交的话，我会被老师骂的。所以拜托啦～”

面对一边用格外娇媚的语气，一边摆出再认真不过的表情发言的冈本，我马上转过身去。

真是的，想要吓死我吗？无论如何都要说这些的话，就去找佐佐木啊！嘛，虽然我的确是经常迟交需要上交的东西啦。

“志愿吗，”佐佐木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阿虚，你打算怎么办呢？”

“啊……”

我将自己的呼吸调整平稳，继续说道：

“没怎么特意考虑过，随便去一所比较近的高中就行了。”

“公立学校的话就是市立或县立，没打算考私立吗？”

“连想都没想过。你那边呢？从成绩来看的话，应该能考进顶尖的学校了吧？”

佐佐木像是有点犹豫一样歪了歪头：

“也有那种可能性啦。这么说来，国木田同学好像早就决定好志愿校了呢。”

哦。那家伙的脑子也不错，肯定会去某间知名高中吧。

“具体是哪里他还没有告诉我。不过，好像有个被他视为目标的人呢。他绝对是想进那人所在的那所高中。”

被国木田视为目标，那究竟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总之他与我的志愿是完全无缘的吧。我不想去私立校是因为接受了母亲坚定的意见，总之就是不去学费很高的学校之类的家事方面的理由。佐佐木所言的私立学力的水平很高，对我而言，相比私立学校，公立学校还更容易考上，这也是公立与私立相当微妙的不同。佐佐木也明白这些。

“市内的公立校的话，对于现在的你而言是小菜一碟吧？从我们在补习班的考试技术的提高，还有校内的资料来看。”

我也差不多开始腻烦了。大概从暑假结束的时候开始，“不为半年后担心一下就不行”这种感觉一直像阴霾一样缠着我不放。真想一直坐在这学校的游泳池旁边，就那么望着天空。

“那可不行哟，阿虚。”

佐佐木露出柔和的微笑面向我：

“时间是无法停止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的立场也在不停地变化。没有能够让你永远作为初中生的办法。要想向梦想进发的话，不停地前行是必要的。”

梦想吗……佐佐木是把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当作之后前进的指向呢？

“阿虚，连我都多少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梦想哟。但是呢，我并没打算把它告诉别人。要说为什么，是因为我认为梦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出于思维，并不都是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说罢，佐佐木莞尔一笑。那笑容使我想起，在升上初三刚刚同班，第一次见到佐佐木的时候，那像是全彩动画世界中唯一的一张茶褐色的静止画一样的印象。

那只不过是我一瞬间的幻想，不知为何我却将那时的情景牢记于心。

话虽如此，当高二的春假我们再次相会时，我却已将那场面忘得一干二净。

放学后，我和佐佐木结伴离开学校。

这是春天以来的习惯，在要上补习班的日子，我都会像固定业务一样，骑着自行车载着佐佐木一起到目的地。在那之前，我们会先来到放着我自行车的我家。

我的住处，刚好在学校和目的地之间的路上。

当我在玄关处搬出我的淑女自行车时，屋内传来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随后，妹妹的面容从打开的大门中露了出来。

“阿虚，欢迎回来！”

此时我小学四年级，九岁的妹妹，一手拿着酱油仙贝的包装袋，嘴里叼着还没吃完的仙贝，望着我的背后，瞳孔像猫一样缩了起来。

“啊！佐佐木姐姐。来我家玩吗？”

“真是可惜呢。”这么说着的佐佐木露出了和善的微笑，“我们就算在放学之后也得要继续学习哟，有时间的话，我也想来玩一次呢。”

“唉～？”

妹妹用无邪的视线直直地望着佐佐木，然后又转向我的脸。

“阿虚，要吃仙贝吗？”

才不要。与其在半路上吃那一点东西，不如等回家之后再说。

妹妹淡淡地看了看我，然后：

“佐佐木姐姐，要吃吗？”

说着，她递出了刚刚叼在嘴里的那块仙贝。喂喂！怎么也不能把还带着你的牙印的东西送出去吧——我这么想着。

“嗯。那我就开动咯。”

微笑着接下的佐佐木，立刻把仙贝放在了嘴里。

妹妹嘿嘿地高兴地笑着，佐佐木也咯吱咯吱地嚼着仙贝。

看着这两人的谜样交流，只能耸耸肩的我，突然发现玄关里有一双并不属于我妹妹的小孩型号的颜色鲜亮的鞋子漂亮的并在一起。

“有客人吗？”

“美代吉～”妹妹说道，“正在一起玩，在阿虚的房间。”

给我去自己的房间玩。

“游戏借我玩，可以吧？我不会动你之前的存档的～”

那是当然的。当我看到花了几十小时，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军师的等级一口气落到零的时候，甚至崩溃到一时无法动弹。就算因为是小孩所为而不能随意发火，不过，那时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是绝望。

为了尽量不勾起这种痛苦的回忆，我将早已骑惯的自行车拖了出来。把我和佐佐木的书包放在车把前面的篮子里后，我先坐上鞍座，然后佐佐木坐上了后座，违反交通法？嘛，反正也只走一些私家小路。

“再见啦，”我对妹妹说道，“在我的房间的话，不要动游戏以外的东西哦！跟美代吉也说一声。”

“好～”

妹妹稍显脱线地向我们挥着手。

“佐佐木姐姐，再见咯～”

感觉到背后的佐佐木无言地点点头，挥了挥手，我用力踩下脚蹬。

在同乘者那里，还能够听到咀嚼仙贝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出发之后又过了一会儿。

头顶的云变得有些怪异。灰色的云层从各个方向滚滚而来，周围都还是晴天，只有这里染上了一层让人不快的暗。

果然，几分钟后就下起了雨。那是场强烈的暴雨，至少可以说是热带特有的骤雨那种级别的，雨点像机关枪一样哗哗落下的豪雨。同时，我也闻到了因沾水而爆开的沥青发出的特有的味道。

因为是阵雨，等一会儿很快就会停，所以就这么继续骑车前行也无所谓——这种乐观的未来绘图实在是想得太美了，只用了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被淋成了落汤鸡。

坐在后座的佐佐木好像也一样：

“阿虚，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佐佐木的声音却多少带着些微兴致：

“这样下去就连内衣都要湿透了。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吧。”

话虽如此，我却根本没指望找到可以借我们屋檐避雨的建筑，在前进方向的路上根本连个公司都找不到。因此，我们只得顶着打在脸上的雨点继续骑车前进，又走了几分钟，终于发现了一个能让我们脱离自然的威胁的地方。

那是个已经落下百叶窗的店铺，是干菜店还是洗衣店我记不太清了。

总之，我快速停好车子，和佐佐木一起躲到了店铺的遮雨棚下面。

说起来，这个遮雨棚并不是很大，只有像反爬的壁虎一样紧紧靠在百叶窗上，才能勉强躲开雨水，可是不用说，我和佐佐木早就彻底地被这场骤雨淋了个正着，就连贴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真是糗大了。”

佐佐木在我旁边小声嘟哝道。

“你该不会是雨男吧？以前在上补习班途中下起雨的时候我就这么想过。嘛，之前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阿虚，有你在的时候，雨总是会像中了邪一样下起来呢。”

就算你这么说，那也不能算是理由吧，毕竟我们两个可是遭受了同等的雨水之灾。

“如果有那种超自然的能力的话，我早就去为干旱所困的地方打工了。”

“说的没错。这话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些，命令被人类捕获的河童求雨直到死去的故事。”

佐佐木的身高比我矮了一头。所以在我斜向下看的时候会看到那里。会出现这种事态，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状况。

佐佐木像是对胸部有点在意，将衬衫向前拉了起来。应该是讨厌那种湿透的衣服贴在皮肤上的感觉吧。仔细看的话，几乎整上半身都能隐约看到肌肤的颜色透出来。

“虽然对我个人而言，下雨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天气现象，不过在不备之时被淋成落汤鸡可就敬谢不敏了。本来因为有游泳课，还算爽快的心情也被这场雨给糟蹋了。难道今天是佛灭、三隣亡（日本佛教、占卜用语，指晦气倒霉的日子），或是天中杀（日本占卜术语，指命里转运的日子）吗？”

那平常就黑亮的头发，因为被淋湿的关系显得更加油亮。佐佐木无精打采地把贴到前额上的几道刘海拨开。

“话说回来，阿虚。”

佐佐木稍稍抬眼看着我：

“能不能别这么看着这边？”

看什么？

“……啊呀呀。”



[插图]

佐佐木摇了摇头：

“阿虚。看来你有时也会忘记，从遗传学上来讲，我可是个纯粹的女生哟。即便是我，这个样子……说白一点，连内衣也露出来也无所谓，寡廉鲜耻地把身体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还能够心平气和的人，可不仅仅是神经大条而已。”

“啊，抱歉！”

我急忙转过身去。

要说也确实是这样，这家伙时常给人一种超越性别的感觉，不时让人忘掉性别问题，确实也是个麻烦。或许是因为与我说话时，她都用着男性用语吧。为什么佐佐木对男性说话的时候都会用那种口气呢？因为没有问过她本人，所以我也不知道。

当然，也有我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佐佐木是个如假包换的女孩子。理所当然，从任何角度观察佐佐木都不会觉得她是男性，但奇妙的是，她的身上也没有那种明显的女孩子的气息。如果有人问我佐佐木算是什么的话，这时的我除了回答“佐佐木就是佐佐木”之外也说不出什么，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或许仔细想想的话，那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吧。不过过去的我，并没有抱有类似那种疑问。

初中同班，又在同所补习班的熟人，也是朋友。

这答案有什么不好吗？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或许会改变这看法。不巧的是，对于佐佐木，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改变答案的必要性，只认为她是像冬天的大气一样澄澈的存在。

佐佐木好像还是在意着胸部的事：

“像我这种贫乏的胸部，即使一直盯着看也没什么益处吧？冈本同学那种倒还说不定。真是的，真是没办法——对这场雨也是，对我自己也是。”

虽然我不太明白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过在这种场合，还是暂且敷衍过去吧。于是，我没什么意义地抬起头望着天。看来这场骤雨一时还没有要减弱的迹象啊——为了掩饰尴尬，我刻意这么想到。

处在可以互相感受到体温的距离，却不能看向那边的我，除了继续望着被雨水冲刷的小路和大街之外也无事可做，面对着眼前这毫无对策的状况，我几乎是无意识的咕哝了一句：

“幸好是在夏天。”

感受到佐佐木有些莫名的视线，我又加了一句：

“衣服也能很快干掉。”

现在再想想的话，那真的是些完全没有营养的话。当时的我，为什么没说出点更精妙的发言呢？

幸运的是，佐佐木并没有反射性地吐槽。或许是她觉得没有这么做的价值吧。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就这么无言地望着倾盆似的大雨。

又过了一会儿，佐佐木突然开口：

“看来雨一时是停不了呢。”

“是啊。”

“彻彻底底的迟到了。”

“是啊。”

含糊回答的我侧目窥视，望着布满雨云的阴霾天空的佐佐木，不知为何像是看到了什么炫目的东西的样子。从她的刘海间，豪雨留下的残片啪嗒一声滴落的画面，不觉间与从游泳池爬上来那时的佐佐木互相重合。

“怎么了？”

佐佐木也侧目看向我这边。不妙，想法暴露了！

没什么——用类似适当的答案回答后，我也抬眼望向天空。反正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

暴雨一时没有减弱的迹象，我也不能转头面向与我站在至近距离，可以感受到互相体温的人。所以我除了继续望着那被雨淋湿的街道之外全无事做，面对这毫无对策的状况，我差不多是毫无意识的说道：

“啊呀呀……”

要是有什么更合适的台词的话，请务必乘着时间机器回到那时，告诉当时的我——这么想着的我，实在是缺乏词汇能力啊。嘛，我至今都对这点没什么办法。

啊啊，前后就是这样吧。

结果那天，到达补习班时我们有没有迟到，我已经记不清了。雨是何时停的？还是我们因为总也不停的雨翘了课？关于这些的记忆都被埋在了脑海深处。换作佐佐木的话，或许还能记起吧。

这么想着的我，就在刚刚，注意到一件事。

我在进入北高，与春日相遇，还有遇到其他种种事情的时候，总会脱口而出的某句口头禅，就是在这一天从佐佐木那里学到的——那句可以说是构成现在的我的一部分，出自佐佐木的四字简单短语。

初中时回忆象山一样多，那朦胧不清的记忆，就像是被幼儿翻到的玩具箱一样杂乱无章。

但是，不过，我开始说“啊呀呀”这句台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起码有着这种确信。



































































OPS/images/111805013660.jpg
HEHE

| SEoHETIN[EE]
n ICFBEBR-> TV (Zh&
b DEIES112A5D, BAE
o rEOERE) KTITIER
TOEERI 2V OP ]
Ut Fhmg=——tws

SIHTEATOET. DT
LRHLVSBUTHLDITH
NERAN, BLFELHILE
WTTA, KHIC

HoLOHENCEENBET, Fh
DI/HMEFLEDDEL. VAL
FTOEEA, RELAVOEIEH,
5TTIR(ER). THEOVR
THLEORO—FHEL L
EEBOTVEDBDAEATT
ABE—#T. BA4RRLVTS
NNLBEOSBTIHRE (E
BAHVET M) TAKIAL
TRICRFLAVELE (BB T
TH. BMFLEYSAVMECL
STVRLBVET BNXALR
Ay TDEIAVEET BEASE!
BLAAGIZERATIELL!

USRSV






OPS/images/111755412379.jpg
@Y - 2=—hH— 20076/






OPS/images/111710550499.jpg
=
=

v ﬁiﬂ‘g
il

wed
'S

e






OPS/images/111418694732.jpg
BETAL a—RRh—
Rainy D,

BN
A7/ NESDVE





OPS/images/111756037869.jpg
ol

S Qurel S T v e
S SR

N

Guest lllustrator @ 34






OPS/images/111754875445.jpg
@Y+ 2= —H— 2007 E6ABHER
FENVED SR LD FEAHN—





OPS/images/111755142325.jpg
@Y 2= —h— 2007 AR S5}
IRENVEDSH] | XEDTER D~





OPS/images/111731587381.jpg
B B flfTIc #IET

BOHOIFZAMEDL
BTV A =TI —
IN= G ZhORWER TV
S PEILTITLEY.

HBiEh Ty
FAMERT . ZD
[ELEOTLI,

SARED2
(TN
AR, VB ALS LEE
O TChAH

VEIDVESADHP,

Budof

vy
et

BRUEERSRMED

NALQ S GERURL
AUROW S Q7 a0

STHEA D WY R EIVIEE QI & P8 o 04,

SEQERM Y SEW RV OvEE R |V
SOEHENER S EU O e e
RERBUKNEDORNL VR KMUBIL Y
0 ) R{OAHRSBDOMCERE R Y | SHEE
RSIKVESH ST SEPRIEVESE TR 8 S EN
W S e =






OPS/images/111449729214.jpg
R\ EOME
C OVN\T E N T 8

B/EFBLYa—PAR—U— ‘g
Rainy Day s ccoooiiiinniiisiniiinr. o
|l 1S2b/ QESONS iy

[SARs (715 R
=F17599—5-'1j4?57l .................. 35

&5 DL 5Presents
EDFELBDDIEREIE ~ 1812578~ 39

MUBLIRREICED 3
[EEIVLE] SIYERIER | tttthecsssnsassesent 48,

[RIB] SI5ASANFPSUS -t 53
W&SOVS v/ ik ‘






OPS/images/111805360945.jpg
=/\LED

TEHEPEIVOVD

B
nesSons

FANSAN VIO 3k
FHAY /5P BIPR
|2 =—H—ERSER

SR O07 14—l

OvHIHY ik
BER, (SN — o LEERS ASRARLEG—. A

] fIBET—R(EC [r=/ e
BSpADEE] (9= 21~5
). P I —2CY
[RFERS A DML (25
VIR 2855t ) ZifehE
B,

WOBEARBRHG WK ERICEDNIZHIC. N3
JILEBEZD
LTNIEBNT. WESDW BRI galola
LTNTLRT7V DB BAENEVIEFET
TNHSHBIFERNVICED EFTOEELLD !

U
MWEEEWS T ETRARAIDEZRELELD. 2UA
1z? DVICIFRELWBNETESLTLEVEL
DOBRORIETEEDSEFNDDRE! BATIEDES
. TONMBFIF[F—ILHS—64PIE
FINEDEE L 68 PICIE DB B LoELIE

@l
CTTICEDFTORIEMEE - ZORDEZESELELRED. #Fofe
AHEROTRTH/TADZavFZEERDEICHED

IFEHHBDENEDVBIANTCVBULLERELT
RSfoTLeeh. ZABRUTUZ. TABLPLLBATIDN

SIFHT5 LI i

RRDES ADS L#H T,






OPS/images/111519554868.jpg





cover.jpeg
7’J‘

UN/HE/r/f HE D

SEEIAEL
PR EEDh S






OPS/images/111710789506.jpg
BOEEEEEEEREEL P f l-‘rs]![!,’
’ Ef‘ i i !'Mﬂ/

6

b‘%ym/ bf%'ﬁ}mﬁibt
{EESBERILEEZRST
gfﬂt‘h.éfﬁf%&b\h\&

STBDCPoEE S > LS
MUWTTh: (DWE)






OPS/images/111629012984.jpg
NeERICEBE L
LoENROLDFEE
SOETRICBOTHEELL,
NVEDBEE [EBRD

ABAEGEF B 5

ATTH, tE2RDBE
HoEXL—HZED
REBIGBES A, £
SMA=ITYE, SEO
FETALEMTIE. Bx
WIO?H—ERLELR
SAEELL, TLY
—DHIRS. ZH—hEL
BOFICHLTRERIC
LELA, ZLTRoEN
TORMEESTEL
BOAEDI G,






OPS/images/111745274640.jpg





OPS/images/111755736238.jpg





OPS/images/111730918604.jpg
BEZEMBRIC 40

M=\ | BRI

46

Pl ko

HPE OB ERGENSRNAISR S 2ARHUN—LPKEHA—
HIS 6 RAEO N SHINVUBIOV SEDY’ HESEENR NIl =:

MM SBER]
T
=2\ orea

YHO>NKRA—LO
L0020 GRAES

RROVE—/—TRhe X
RIBDRKRTRR—=
T~ RORIEII< D) CHE

T<dD T —~

N

20 FEEHIE 2 Wi

BE Qo R RN
SLEEPING BEAUTY JUNCTION

SR T - — -

<2VCRE

[ARANRQNR =1 =21

BRI R SR A S O s R
LODOP BTV D 2R P Ot )

U S OHIRAS S B~ 5
VRO WA NEAHEIVEID SR
OHPRI% WEERDP 0 EESITR Y
B SRR RSO P LS

HeW

Wwe XWRNRTRARBOPS0Q Wik
NOSEE je=hey D%
HEW NEERWS
He&

1) ORET™ T~
R Kuon
P Q) S
=9 LoEWE{UEE

QDM 1)

DRI WU SRS & 5 50 8 2
VEE O LWL
DEINLOQY

N’ LELDIE I
HRQLQY s ROMVaF B4 | VM5

VAHRD DL SR AR R R Y Rab°

B0 QEEARSTUH 0 VEINERZ v





OPS/images/111702683404.jpg





OPS/images/111754524676.jpg





OPS/images/111731122442.jpg
49

R

DO WEDOWY S LD RLBE L P’ O
L0848 DRANDND —m — ST 510248
AOWL AN TR~

L=in e o

A RREM O LU0 R — SRV
0 LR VUSEPIMIREDVERQ WY ROROER
PHER SU0QS0NRLROESLINN (+
KD WER O N Q Q- HI) RHSEX —~
VN LR Y QEHEBSERRVERESNL 8 =N
it LSRNV IIEDQERLSL ™ — N —~
CRRANRHEURRKVS0OE OHMVEKE
MR S0ONNTIRN A U 0 QN
NIRRR SAUOS SIOMURRON OSSR VR
AN R RSB O NS RBTOER
PSSR BIME S R O L MK =K B9
S I4L°

WA RGBT INK =R s D NDLA N

b h— SRR [< 2N an—KuEik
B NESEA SRR N EES R UIER
RO RTINS LS W St ERA
SavLR 5 RUSER R BMER Y
o O WOV EWaLINE TN NN S5
ITHE =N " EMU RS
STET ) RQUBUE 0 U0 S R°
VO FROHTMIES <BHK
05 ROKMV IR0 E BRI NYN L3
NMKLHDSANTLRRKM S50 NN
CRAURLVUBEESHT a— N U ms [
BEN-DUDREN 05 R0 IBRQMV PSS
DERUE AL RMAES P
BHRBA S U0 FBQS S USBNRAS
3RO WSSV ENS OB RET 2 —
M HeHUACEARE O S0 SroimE
DTN NNSIRETN P At LR MRER
PRV SHEDNEERQ PR vNK-QR

L AN/
Bz

!






OPS/images/111731349162.jpg
EUBEN O O S 040° Ly ddank

RURRDTYT AL @B S RRE

B O WY SR A R QEIR R 04
=

INQHHR VW O NRKARHKBRBIES

IR

P SRS LR O v S e
LRUPVHS D RIS SRL—Y

1B AN | QHR
1< S0
AN SR D F S EYBUCERS R
HOSEBN—RNNN PO e B
AT RN Lo KA R GRS S WA B 5
U [ER] BEE 5 oERS<ER B0
QWAL RL—UBEVSEEHE L40% a0
AL AP0 1802 VURENSK —'X
WEES W AN SR VDRI RER
NORL — 48 0 fIRUED S R°

010 | RO\ 0 [REE O WK
B 1| X KEPREEBERS Vil S0
ONOW RESTN-DER IR H NN 01
HOw L0 [RE]&ONER KBRS N
SRSNIRNESM8 O /R — W Seno

NEN<EP4L° BIRUER OIS 0ERRY
— DAL R USOFENR OB D&
IXE QHH % — K B-LRU BI85 R0
KRLESQVHODRIVEL ST VSORIEOHO
S4° S0 Q S0 SESK TN
LR = VRO O O S QE SO
PR SRS RET RIS 0 R UEAN0RE
FEOD 520N MR 0 S BKWEIRY S
RSN e R 50 S0
L0 LN NRHET- g MRWVER R
SIS PR R QN 0Kk
LAdidn® 1S INNRGSHKE DI S NK -~
4850 SRR B WA 50






OPS/images/11163348172.jpg
FEPORAIT T Hixr
FRBLETIEEDN, &
CETRES AL BICHME
BECENTEIDF4ST
TH, RATEBIEE &
THA AL, XBORRE
ICHEKEZHIVIRICENE
Utee —FEMAZDIZEEE
W, k&, B, =35
PAI—IDEOFE -

EHMUBRIINLPEVES
SEVIRBLETH. D
BRET—IDECHITF
WICLEIEFERELLN
BRTRELBDERSD
THRISIFNZTA RIS






OPS/images/111711027177.jpg
(uveteYfldh 1 0@

ChTHRABBUEHNRVA
TY £ FOBBBICTATH
H2, CNEBEBOIVILYMED
TTEHVICKWFERI>T R
BARBWNBIZY ! BHhEZ—F
FHITHITEBHZOHT 2. (U)

vk edsd 10®

-

RWESTELRHLAT, ODLEE
ADSWERWET 527y bR
YEA, TAIYME @5, 7Y
NvI3F @—X, V=Y —Fuf@
table cafe T/ bLE LT BRUCA
WICMFERTHBELIENEY ETL (1)

Tt gofu.

[ERATE LA

BIITADERICL THERTCYIC
ROVEIRVBHE, CCT/NVERS
SOSBERH N . HICRUE
LTWDIF T, IS E DR,
BRFr HRIEBIES T 5/ E
LU DBYEEHMIZTEET, (V)

REBUTDEH, D TIH LEM
ICLTBARS! FAOEBENHS
DNBRTEAN>TRIAREL! &
[Z3ECBVIERY FURRITTRA
L e FRERATHD
ABEVN BBV TTL(S)





